
 
傅梁耐麗姊妹 

我的父親是一位職業軍人，在我們還小的時候，每個月他只能拿回一點微薄的

薪水，卻要養活一個七口之家，生活非常的清苦。母親為著貼補家用，出外去作佣

人，後來因著勞累過度而病倒了，只好回家養病。 

從我有記憶以來，母親是非常單純也非常愛主。無論我們生活多麼的困難，每

當父親拿回薪水，她總是先把要奉獻給教會以及同工的那一份挪出來，剩下的才拿

來家用。她雖然不識字，無法看書報，但聖經上的字個個都看的懂，而且還會背。

她常常用聖經上的話來教導我們孩子們，並且每天早晚都跪在主耶穌的面前為全家

人禱告。 

我還記得在母親養病的時期，教會裏的一些長輩姊妹來家裏探望，不是帶著飯

菜來，就是幫我們洗衣服等。常坐在我們家破爛的床邊為母親禱告。母親每提起教

會中肢體的愛就非常感動，滿了對主的感恩。她後來多年在教會中清潔廁所、擦窗

打掃，服事主總是滿有喜樂。這一切都留給我極深的印象。 

 

從小學開始我就很愛運動，特別跳高是我的長項，參加比賽總是名列前茅。初

中時有一次為代表學校參加比賽而須加強訓練，有一天練習出了一身汗又吹到風因

而感冒。這次感冒一直高燒不退，於是一種Ａ型連球菌跑到心臟，醫生診斷得了風

濕性心臟病，從此我就不能再運動了。醫生宣判說這病是不會好的，只會越來越嚴

重，有一天一定要開刀換心瓣膜，這對我的身心都是很大的打擊。 

後來我結婚了，嫁給還沒有信主的先生，他是個工作狂，每天所想的盡是如何

賺錢。我也跟著他一同打拼事業，幾乎每天都在外面奔跑，不放過任何能賺錢的機

會。漸漸地我和神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聚會也越來越少。到後來我先生租了一

個店面叫我去做一個小吃的生意，我全心投入去經營這個小吃店，生意是作起來

了，但我也把主完全給忘了。每週七天工作，從早到晚的勞碌，把自己完全賣給了

世界。終於我病倒了。 

在一九九三年的三月三十日我動了第一次的心臟手術，換了心臟的瓣膜。經過

一年的折磨與復健，沒想到就在第二年也就是九四年的同月同日發生中風。我當時

還不懂中風是什麼，只知道我的整個身體右半邊完全不能動了，連一跟指頭都不能

彎，話講不清楚，小便解不出來，大便更是困難。我難過痛苦極了，到一個地步連

哭也哭不出來，除了身體上的痛苦，對人生也完全失去了盼望。 

 

這時候我想到神了，心中一直禱告，求主耶穌救我。有幾位弟兄姊妹來看望，

我立刻抓住他們為我禱告，巴不得神趕快醫治我。但是神並沒有馬上醫治，這讓我



更失望更痛苦，不時地埋怨神，為什麼？為什麼是我？我還年輕為什麼就讓我中

風，這種日子我怎麼過下去？似乎神沒有聽我的禱告，也沒有回答我的埋怨。每天

生活在陰暗的病房裏，真是生不如死，覺得這樣活著毫無意義。 

有一天醫院通知我們要換病房，從Ａ棟搬到Ｂ棟樓去。我的看護先用輪椅推我

到Ｂ棟樓再去原來病房搬東西，這時我就趁她不在決定要自行了斷。於是我把身上

綁尿袋的繩子取下來，綁在床尾的鐵欄杆上，當時因為右手不方便，加上又緊張又

害怕，急著把頭鑽進繩子紮的圈套裏，一下子沒鑽好就從輪椅上跌下來。這時剛好

看護進門看到了，就大叫「你在幹什麼」，然後把我扶起來，從那天起她再也不敢

離開我。並且我也不敢再自殺了，因為我想基督徒不可以自殺，否則要下地獄太可

怕了。 

過了兩個月醫生告訴我可以回家去復健，這時我非常自卑，坐在輪椅上總是低

著頭不願見人，但在家裡卻以發脾氣來平衡自己的心理，裡面所充滿的都是苦毒。

我和丈夫吵架、和看護吵架，吵贏了卻也不能減輕我裡面的痛苦。外面的遭遇不過

顯出我這個人裡面可怕的光景，然而神並沒有離棄我，祂親自把我尋找回來。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該回到教會去聚會了，是神讓我醒悟過來，發現祂從來沒有

離開過我，於是我回到了主的身邊。每一天我開始親近主並且讀聖經，以前我讀聖

經總是從創世記開始，從來沒讀完過一遍。這一次，不管我懂不懂，就是每天讀。

終於有一天我讀完了整本聖經，接著又讀了第二遍、第三遍，這個時候主就在我身

上大大地作工，也大大地祝福我。 

我裡面的痛苦不見了，代替的是主的喜樂；我的身體也一天天的恢復，連鄰居

看到都很驚訝，我怎麼復原的這麼好。是祂安慰了我，是祂給了我力量，是祂賜給

我生命，讓我為祂而活。 

 

感謝主，祂使我不再痛苦、沒有盼望，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祂的杖與祂的竿都安慰我。是主鼓勵我走每步路，是主幫助我歷每次苦。藉著苦難

我回到主的身邊，找回人生的意義；經過苦難我對主更有信心，一切的苦難都變成

了祝福。我永遠要歌唱讚美這位愛我為我捨命的主。 

 

 


